
三兄弟

（历史记实电影剧本故事梗概）
一、主人公人物介绍： 
长兄陈太希，族名陈余新，1897年出生，1937年12月12日下午5时，在南京通济门外防线，抗击日本侵略保卫战时壮烈殉国。时任浙江警备师代师长，临时移师入京助战。黄埔一期毕业，性格刚毅，深通谋略，擅长书法诗词。

二哥陈少希，族名陈余地，1900年出生，1979年9月逝世。出身贫寒，九岁时随母去食品作坊当学徒，1949解放时被评为工商地主成份，田地财产全被没收。性格温和厚道，济世助人。

三弟陈益希，族名陈余成，1906年出生，1977年9月逝世。年轻时开过店办过厂，解放时任当地商会秘书长，后因冤案被打成反革命，1977年8月平反后十四天病逝，性格倔犟，通书法诗词。

二、故事梗概：

1908年12月23日夜，温州革命先躯陈虬（1851-1903）的亲传弟子，浙江同盟会、光复会烈士秋瑾的挚友陈永忠（三兄弟的父亲），时为温州利济堂主事（属于带公益性的大药行，总部在瑞安），领导温州农工商界反清暴动，清衙门派重兵镇压，起义人士数百人战败撤出温州小南门。陈永忠和师弟丁有韬断后。时陈永忠已身负重伤，对师弟道：“你速去元师里护送嫂子和三个侄子到乐清翁垟陈家祠堂，找族长陈传信，尔后去杭州找光复会组织汇报此地情况，不要随我了”。丁有韬不舍离别，陈永忠一掌将其推开，又手持短枪力战清兵，后身中数弹倒在地上，被随从抢出城外，不治身亡，年仅三十七岁。

时年三十岁的丁有韬系平阳县人，系温州南拳馆馆主，深夜护送四人离开温州。他们租乘小木船，渡过瓯江到官头，然后沿乐官运河，于次日上午到乐清翁垟，找到陈氏九房大祠堂，将烈士后代向族长陈传信托孤。又拿出二十个银元递给陈永忠夫人郑氏：“这是温州光复会所剩的组织经费，您暂且保管，此后如生活拮据，就花掉算了”。

经几位长老商量，陈家祠堂腾出一间偏房让母子四人安顿下来，又议定三个孩子十六岁之前的口粮由祠堂众承担（因祠堂众有百亩良田财产）。此时除夕临近，一族人向族长通报：“私塾郑先生偶发风寒不能写字，今年祠堂十八对对联请谁写？”族长道：“多事之秋，今年不写也罢！”此时，年仅十一岁的陈太希说道：“阿公，这门对我会写，交给我吧！”

于是众人搬来八仙桌，剪开红纸，拿来笔砚磨墨，太希站在长凳上挥笔写字，引得众人围观称赞。

1909年初，郑氏将三岁的小儿子益希送到地团村娘家抚养，自己经族人推荐，带二儿子九岁的少希到翁垟镇宏源食品坊帮工，少希当小学徒管吃饭，东家给母子俩人每月发一个银元。太希到郑先生私塾亦工亦学，一边跟郑先生读四书五经，一边帮助打理事务，并带比他小的孩童读书写字，管吃饭无工钱。

十二岁的太希在郑先生家中安顿下来。郑先生藏书颇多，太希爱上三本书，一本是孙子兵法、一本是麻衣相法、再一本是增广诗韵合璧。郑先生叹道：“此子小小年纪就研读兵法，将来如从军必是将才”。

1911年，十二岁的少希在宏源食品坊为东家送货收款，他用一根竹扁担，挑着两条小麻袋，里面装着油炸麻花、炒米板糕、姜糖之类的副食品，挑到县城附近的小店送货，并把半个月前的货款收回来，一般早上五时出发，晚上六时才回来。有一次送货款回来，店里已关门，东家又不在，他在住处与母亲对帐，发现多出十元纸币，他回忆起是离此十五华里的吴岙村一对老俩口开的小店多给货款，于是星夜赶路将十元钱送还给俩老人。老俩口深受感动，老爷子说：“孩子，你这么小的年纪就这么诚实守信用，将来必当大东家”。

一次，作坊掌柜林兴把变质的粮食做成松糕发售，中饱私襄，少希劝告他不听，就向东家举报。东家辞退了林掌柜，从此少希与林掌柜结下私仇。

1912年冬天，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郑氏得肺结核病，返回祠堂屋疗养，太希与益希俩兄弟煎药喂母，郑氏掏出布包，将二十个银元交给少希保管，嘱将来还给师叔，那是你爸那个组织的钱，我们不能动用。当年腊月二十七夜，郑氏不治身亡。灵堂上，丁有韬深夜赶到跪拜在地大哭：“大嫂，我来迟了！”
陈家祠堂厚葬郑氏，三兄弟披麻戴孝送母上山。丁有韬时任温州国民党警备区司令，于是带走十六岁的陈太希。在军营里，太希当了丁有韬的勤务兵，后来学习电信，又当了机要秘书。

1913年，十三岁的少希到舅舅家（外婆已逝世）看望七岁的小弟益希。益希哭求二哥带他走，少希落泪，告别舅舅与舅母，牵着小弟的手来到郑先生私塾，央求老人家收留，郑先生道：“你们是抗清志士的后代，我必收留，放心吧，将你弟弟留在我处读书罢了”，从此益希就在私塾读书，郑先生见益希聪明机灵，甚是喜欢，教他读唐诗宋词，还教他练书法以及创作诗词的平仄和对偶等格律。

1918年，十八岁的少希当上了宏源食品作坊的掌柜。一天，他来到私塾对十二岁的小弟益希说：“小弟，你已十二岁了，二哥把你送到芙蓉镇山货店学做生意，我们父母早亡，兄弟们都要靠自己学本事创业”。

益希同意，郑先生放行，益希跪拜先生之恩。路程遥远三十华里，山路崎岖，益希走不动路，少希让益希坐在箩筐的一头，另一头放些土特产，挑着小弟步行来到芙蓉镇，交托给山货店东家。从此益希在芙蓉镇学生意。

1923年，二十六岁的太希在温州警备区司令部当军训科长，在教导温州女子中学的学生上军训课时，恋上了娘家在温州天井栏的大户人家闺女朱玉池并与其结婚。1924年7月生儿子陈德荣。当月，太希奉命带温州子弟二十一人辗转广州考上黄浦军校一期，与俞济时、宋希濂、黄维、唐生智成为莫逆之交。一九二五年秋毕业，太希回到温州任营长。

1925年冬，二十五岁的少希到温州找到长兄太希，告诉大哥自己要在乐清城内西门购置房产，兴办米厂，并做售米生意，须一百八十个银元投资，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了一百个，还缺八十个银元。太希大力支持，让二弟把母亲留下的二十个银元先用掉，自己凑三十个银元，再向丁司令借三十个银元交给小希。
1926年正月初十，二十六岁少希的米厂开业，前店后厂，又靠近河埠头，请伙计二十余人。由于诚信经营，声名大振，不出三个月，生意做到温台两地区，来往船只不绝，把银汘河都停满了。

1926年3月，二十岁的小弟益希离开芙蓉镇山货行，来到县城找二哥少希要求资助其与表哥李方杰开设“杰顺”号食品货栈。少希资助二十个银元，并亲自为小弟选租门店，同年5月“杰顺”号食品货栈开业，众人祝贺。

1927年10月，二十七岁的少希与本城名门之女二十四岁的张若柳结婚，大哥太希带兵前来祝贺，地方乡绅见状，都来送贺礼喝酒，兄弟三人相互敬酒，酒席摆了一百多桌。

1928年12月，少希的长女陈珠凤出生，众皆庆贺。

1929年始，乐清匪患猖獗，少希的运粮船数次被抢，少希为息事宁人，派人与匪首说情，愿交保护费放回粮食，但匪首要价太高，少希无法忍受，于是派人向大哥报信，要求派兵剿匪。太希亲自带一连兵力夜伏城关文融桥头待匪，终将土匪铲平，抓获匪首交警察局处置。此后因少希有军队背景，声名远播，土匪再也不敢来抢粮了。

1931年，二十五岁的小弟益希与表兄分开，独立开办乐清规模第一大的南货商行，取名“红大元”。益希经商头脑很活，珠算能力很强，一把算盘可放在头顶上打。又会骑马，骑自行车，也是游泳高手。彼时红大元物资充足，仓库很大，地方上有：“红大元的柿饼被狗啃”之传言。
1932年，三十二岁的少希在西门米厂附近，兴办锯板厂，也兼做木材买卖生意，那个时代建房都是木材结构，生意又非常红火。

同年，益希与城关商人之女南氏结婚，大哥太希与二哥少希前来祝贺。

同年，太希夫人朱玉池病逝，八岁的儿子德荣在舅舅家生活，平时还帮助舅舅开店做生意，小小年纪寄人篱下，吃了很多苦。
1933年12月，益希与南氏生下长子陈庆宽。

1934年，少希又在乐清二手收购了一家酱油厂、一家黄酒厂、一家砖瓦厂。
1935年，三十五岁的少希在温州小南门父亲就义之处，兴办浙南织布厂，投资 二千银元，供应军地两用布匹。大哥太希为其张罗布厂顺利开业，生意兴隆。

1936年，温州地区干旱，粮食无收，少希开仓赈粮，在温乐两地搭棚施粥，救济灾民。由于干旱，小地主们把农田廉价出卖，使本来一百个银元一亩的水田，降价只有三十个银元买一亩。少希用三个月时间，凑足2460个银元，到乐清东效坝头附近，一共购进八十二亩水田，从此便有了资本家兼地主的身份。少希夫妇非常节俭，少希到城外收租，每次都把布鞋脱下存放城门洞的一个角落里，穿草鞋出城，回来时到城门洞取出布鞋换上入城。

1936年夏，三十九岁的陈太希调浙江省警备区任代师长，驻新昌县练兵。由于勤政爱民，深受当地乡绅和民众的爱戴。

本年秋天，三十岁的三弟益希在二哥的资助下开办浙南麻袋厂，下设大荆、玉环、乐成、白石四个分厂，生意很大，众年青的亲戚都去投奔担任管理。后大荆分厂屡被恶霸敲诈，土匪抢劫。益希电告大哥太希，太希调兵剿匪，误杀警察局长王子俊的侄子王强，从此陈王两家结下深仇。本年益希结识了在县学教书的进步青年黄乐平，两人喝茶谈心至深夜，黄向益希传播马列思想。

1937年11月20日夜，太希正欲入睡，机要员来电，读道：“余新吾弟，昨日总裁主持召开战前会议，由我统十五万兵力死守南京迎敌，据报日军于12月1日形成合围攻城，恐仍有失，须调华东五省各一警备师助战。希以民族大义为重，五日内移师北上，驻扎通济门外第三道防线，受七十一军王敬久军长管领，并须自备粮草弹药到位，兄唐生智盼”！

次日凌晨，少希正欲起床，忽见地方警察局文员送来急电，少希展开一看，内容是：“二弟，我奉命率伍奔赴南京参加保卫战，须自筹八千人部队二月军粮，尚缺糙米二十万斤，希你与三弟速调粮食用卡车送往南京，六日内必须到达通济门防线，经费后拨切切，兄余新嘱”。

益希正在麻袋厂值夜，有佣人来报，让速去二哥米厂议事。益希速去二哥家中，二人相议，将现有储粮八万斤租用五辆卡车由益希先出发，三天后由少希再调粮食备车跟进。

小弟益希向温州汽车公司租用烧木碳为动力的卡车5辆，装满八万斤糙米起程。益希押车上路，途经丽水、龙泉、浦城，经江西九江再南下南京。一路千辛万苦，正遇大雨滂沦，碳车熄火，车队不能行走。益希急中生智，到村庄找到农户，租用水牛拉车上岭，历经万难，于11月27日夜到达南京通济门防线。兄弟相见，各诉衷肠，益希不走，要与兄长共同抗敌。太希道：“你须立即回乡，告诉二哥不用再运粮了。国府腐败，军士怯战，此战凶多吉少，我恐不能生还，吾如战死，你去他舅舅家把他送去瓯海中学读书，日后托两位弟弟好生照顾”。说罢命勤务兵把益希推出营门，益希含泪上路回乐清，路上日军已合围，飞机在车队头顶上轰炸，炸毁三辆碳车。

南京保卫战市效外围三道防线，分别布置在汤山、栖霞、淳化，板桥四处，日军飞机大炮轮翻轰炸，城外阵地国军节节败退。12月12日，日军占领雨花台，并向中华门、水西门、通济门发起总攻。战斗坚持到下午4时，王敬久的通讯兵过来通知撤退，此时阵地工事悉数被炸毁，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摔炸弹。太希怒发，不顾随从劝阻，亲自操起高射机枪打飞机，一发巨形炮弹落地，太希及随从人员皆壮烈殉国。战后，太希的一位勤务兵辗转到乐清找到少希，交付太希遗物，箱子里大多是太希的藏书和文稿诗稿等，里面有一首用草书写的七绝诗，诗曰：“挥师北上别乡关，列阵沙场战敌顽。为国捐躯当本份，何须马革裹尸还”。
噩耗传来，众皆痛哭。少希与益希俩兄弟亲赴温州将侄子德荣送去瓯海中学读书。

1938年，当年被少希举报被东家开除的宏源食品坊掌柜林兴攀上警察局长王子俊的关系，二人密谋陷害少希，先是以灾害为由唆使   佃农向少希抗租。后又以粮食霉变有人中毒等让少希缠上数起官司。后经温州警备司令丁有韬解围，终于化险为夷。

1939年，丁有韬调往北方任职，王子俊见陈家靠山没有了，唆使土匪抢光益希的麻袋厂，又找地痞以红大元的食品有毒吃死人为由，将益希抓去坐牢，还派地痞流氓不断骚扰恐吓益希的家属。少希多方奔走为解救小弟操劳，后用重金买通温州其他官员将益希释放出狱。此时益希债台高筑，工厂倒闭，他只得将红大元也关闭，变卖房产还债，此后便出去外地做行商。夫人南氏多次受惊吓一病不起，长子庆宽煎药伺母。益希有时出门三个月不归，家中留下八岁的长子庆宽、六岁的次子庆谦和三岁的女儿陈雅，都靠二哥少希与二嫂张氏周济。

1942年，三十六岁的益希因痛恨国民党腐败，经共产党人黄乐平介绍，投奔中共浙南特委机关，担任地下交通员，益希以行商的身份遍走各地刺探情报。家中三个孩子及病妻全靠二哥少希资助度日，生活尤显艰难。

1944年9月，永乐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益希受指派担任司务长管后勤，国民党乐清自卫大队长吴琨率兵围剿封锁根据地。益希化装下山，找二哥少希运粮，他们用水路运粮从清江上岸，辗转运往永乐（永加县与乐清县）交界的根据地。少希将母亲当年交给他的二十个银元加上利息共三十个银元，全部上交给了永乐抗日游击队。
1945年秋，益希夫人南氏不治身亡，益希无法回家，丧事由少希夫妇俩办理。三孩子披麻戴孝送母上山，葬在城外南效的盖竹山上。南氏病亡，此后益希终身不再续娶。
此年，少希十六岁的长女陈珠凤在温州读中学，课余帮父亲打理布厂。太希二十一岁的儿子德荣已在温州国民党政府任秘书，其新昌十七岁的女友吕斌梅前来温州，与陈珠凤住在一起，吕斌梅很能干，常煮饭炒菜给陈珠凤吃。

此年，十三岁的益希长子庆宽经人介绍，到白象镇“公记”食品店当学徒，专制白象香糕。

1947年，二十三岁的太希长子调到上海市国民党政府工作，同年与吕斌梅在上海结婚。

此年，益希十五岁的长子庆宽，被发展为括苍山游击队第四中队地下通讯员，庆宽以送货为掩护为组织送信，偶尔与父亲见面。

1948年，太希儿子德荣在上海生下长女陈优霞。

同年益希的“红大元”南货栈重新开张，王子俊已病逝，没有人做对。“红大元”实际是括苍游击队的地下连络站，其库房的夹层就是秘密会议室。
1949年，温州地区解放，南下部队的山东籍大批干部在浙南转业，担任土改工作队长。

同年，益希十五岁的次子庆谦从军，担任温州第一任市委书记李铁锋的勤务员。

同年，少希二十岁的长女陈珠凤进入温州地委妇女部工作，曾身穿军装，腰挂手枪，出来见小叔。
同年9月，太希二十五岁儿子德荣因岳母有病携妻女回新昌看望，正遇上海解放，无法回去工作，就留滞新昌在当地安排供销部门工作，后来填表格时被发现历史问题，于是备受岐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冲击。德荣共生育六个女儿，因家庭生活困难，妻子经居委会推荐到环卫所工作，此后与乐清老家失去联系。

1950年春，益希十七岁的长子庆宽与乐清城关前双箭巷的同岁李月琴结婚。

同年2月，乐清土改工作队将全县超过八十亩农田的三十四名地主资本家押进牢房欲实行枪决。此时少希名下有六个工厂，八十二亩农田，正好够上地主成份。益希闻信大惊，即找括苍山游击队第四中队开书面证明到工作队交涉，证明少希是开明乡绅，慈善济世，又为游击队送过粮食，还上交光复会的经费本息，于是救出二哥少希。在括苍游击支队的纠正下，乐清全县只有四名恶霸地主被镇压，其他三十人全部放出。此后少希的田地财产全被没收，被地方管制，后为生产队放鹅，顶着地主资本家的帽子受尽磨难。

同年终，益希组织进步商人自发筹资购买物资支援一江山战役的解放军。第一次成功送达，第二次船只被蒋军兵舰围截，物资被劫，益希跳海回城。当地姓徐的村书记向军管会举报，说陈益希目的就是运货给国民党部队，于是酿成“资敌”冤案，益希被打成反革命，带帽被村居管制，受尽痛楚。

1951年，益希长子十八岁的庆宽任白象公私合营酿造厂会计，兼白象工会总务，其妻李月琴任乐清展览馆讲解员。同年10月，庆宽长子陈振海出生，1953年女儿陈振鲁出生，1956年次子陈振江出生。

同年，益希长子二十岁的陈忠义不顾家人挽留，参军抗美援朝离开乐清。后在部队任团长，1993年回乐清老家任技术干部至退休。
1952年，少希长女二十三岁的陈珠凤考上南京治禹大学读水利专业。

同年，少希次女十八岁的陈珠英在浙江师专毕业，国家成立石油部，招二百名学生到大西北，于是陈珠英立即报名，只写了一封信托

同学转交，未与家人分别就走了。后来成为中国第一支女子石油勘探队担任队长，成为全国劳模，接受过周总理接见。

1954年，陈珠凤被错划为“托派”而被处理退学，投奔新疆玉门妹妹陈珠英处谋生。后调银川工作，1982年历史问题平反，回老家乐清定居。

1956年，少希三女儿十七岁的陈珠廉，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去玉门投奔二姐陈珠英。八十年代末调回乐清老家工作。
1957年，大鸣大放大字报运动，益希长子二十五岁的庆宽被错打成“反党集团”判刑七年，押送杭州武林机器厂劳改，抛下年轻妻子和三个幼儿自力谋生，历尽艰难。其书记吕新荣重刑十五年，妻子和儿女流落他乡讨饭。
1958年，益希次子二十三岁的庆谦担任队长，带领第一批支宁人员出发银夏，后中途物资失落，被降职担任长暑山敬老院会计。

同年，少希次子十六岁的陈光也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到新疆玉门投奔二姐陈珠英，1980年调回乐清。
1960年，益希二十二岁的女儿陈雅乐清师范毕业，出关到香港与丈夫郑祥卓结婚。经常汇来港币孝敬老父，生活有所好转。

1961年，少希被当地管制为生产队放鹅，其子女们都在大西北，益希让十一岁的长孙协助，少希宅心仁厚，常包几个鹅蛋以及其它食物让侄孙带回家中让弟妹们充饥。
1962年，益希的女儿陈雅在香港病逝，益希痛哭之余，作悼诗一首，并写下书法，诗曰：
“随夫出关几何时？

闻耗痛教两泪垂。

三岁追思汝失恃，

千辛抚养吾难辞。

妙龄咸羡慧心女，

延寿未逢国手医。
殇别却从万里外，

故乡归骨尚无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始，少希与益希俩兄弟被双双挂牌批斗游街，唯有冤情似海，兄弟俩相对而泣。益希长子庆宽劳改后，儿媳月琴到处务工养育子女，益希在家带八岁的孙女振鲁，五岁的次孙振江，益希便向孩子们讲述家族的历史，还教次孙振江书法、念唐诗宋词。

此后为了生存，益希买了台弹棉花的机器，替人加工弹棉花，制成棉絮，后被市管会抬走机器没收，说是投机倒把。他又发明自制“红字”牌蚊香，摆摊零售生意不错。后又发明1分钱一条的油炸麻花，用厚纸袋包装每袋装一百十五条，批发给小店，每袋批发价一元钱。以此赚微薄的利润谋生。六十年代初，益希常被民兵连长押送瑶岙农场劳动，有一次用手绢包几两米准备到农场煮粥吃，那个姓徐的书记见了，一把打落益希手中的手绢说：“你反苦命份子有什么资格吃大米”。米粒散在草地上，益希怒视姓徐的书记，书记扬长而去，益希跪在地上，把大米一粒粒捡起来，一位亲戚看见此状，不禁泪下。
1976年冬，太希五十二岁儿子陈德荣派大女婿尤子文来乐清寻根，走遍乐城西门找当年的少希米厂和木材厂无果而返。

1977年8月，益希反革命案平反，村治保主任通知家属，但十四天后病逝，享年71岁。

同年，少希的地主资本家帽子被摘除。

1979年9月，少希逝世，享年79岁。

1982年，益希长子庆宽“反党集团”案平反。
1998年12月，太希儿子陈德荣逝世，享年74岁。

2006年3月，益希长子庆宽通过新昌药厂辗转联系上新昌德荣的大女婿尤子文。

2008年7月，庆宽陪同少希长女陈珠凤，长子陈忠义来到新昌，与德荣妻子吕斌梅及其女儿们相见，大家感慨非常，一叙六十余年别离之苦。该三位老人由庆宽次子陈振江开车护送，于是陈振江作诗一首，在《雁峰》杂志上发表，诗曰：

一别沧桑六十秋，

山倾运转历沉浮。

霜风阵阵吹华鬓，

雪雨纷纷落九洲。

连脉连根频入梦，

同宗同祖总寻求。

人间自有亲情在，

万古深衷宿愿酬。

2009年益希长子陈庆宽逝，享年七十六岁。

同年，少希长女陈珠凤逝，享年八十岁。

2010年，少希长子陈忠义逝，享年七十八岁。

2011年太希儿媳吕斌梅逝，享年八十三岁。

同年，益希次子陈庆谦逝，享年七十五岁。

2013年，少希次女陈珠英逝，享年七十八岁。

陈振江
2020年5月10日

片头歌词：

天道沉沦，河山板荡，成就几多豪英。

洒热血，披肝胆，只因睡狮要觉醒。

拨开乌云观丽日，冲出黑暗见光明。

䧟阵冲锋，沙场折㦸，唯我砥砺前行。

蒙奇冤，偿甘苦，风涛骇浪仍纵横。

寒梅何惧严霜冷，雨露终教草木青。  
片尾歌词就用陈振江《随父赴新昌访亲感赋》一诗即可



